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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出版的《蒙古民歌集》是中国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歌
集，1952 年出版的《东蒙民歌选》是建国初期最具影响的蒙古族民歌
集。这两部民歌集是在人民音乐家安波的直接主持下完成的。1947
年，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在赤峰建立，时任院长的安波与年轻教师
许直和学员胡尔查，在鲁艺蒙古族学员、宣传队成员和内蒙古自治学
院蒙古族学员以及当地牧民中展开民歌调查。搜集大量蒙古族民
歌，并于 1949 年编辑出版了《蒙古民歌集》。时隔两年之后，安波与
许直对《蒙古民歌集》原始资料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和充实，于 1952 年
编辑出版了《东蒙民歌选》。两部民歌集，对后来蒙古族民歌的搜集、
整理、研究、传播、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波生平简介

安波，人民音乐家、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先驱，中国现代革命文
艺事业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中国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安波乳
名小五，学名刘清録。1915 年 10 月 22 日，出生在山东牟平县(今烟台
市牟平区)宁海镇庙沟村（今文化街道）。1965 年 6 月 18 日，病逝于北
京，时年仅 50 周岁。

据《安波传》记载，1930 年夏，安波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牟平
县初级师范学校，1932 年前往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在校期
间于 193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受党组织委派到鲁南费县
师范讲习所，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化名“程安波”，
简称“安波”，安波之名从此传开。抗日战争胜利后，安波历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冀察热辽军区文艺工作团团长、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安波又先后任东北文工团团长、鲁迅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和音乐
部部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驻越南民
主共和国文化专家、驻缅甸联邦共和国教育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辽
宁分会主席、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工作部部长、全国文联委
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理事等职。1964
年，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一）“小调大王”——安波

人民音乐家安波的音乐创作活动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末，共有歌
曲 300 余首（已发表 140 多首），包括多部秧歌剧、歌剧等。反映了不
同历史时期党的使命、人民的呼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愿望和时代
的要求。此外，安波在搜集民歌方面也大有作为，仅 1938 年就搜集
民歌 200 余首，从而获得“小调大王”的称号。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在
延安时期以陕北民歌《打黄羊》曲调填词创作的《拥军花鼓》(又名《拥
护八路军》)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安波、路由编剧）。前者采
用“打花鼓”的形式表演，在边区广为流传，后又唱遍全国。后者是延
安文艺整风运动后产生的第一部优秀新编秧歌剧。在这部作品中，
安波创造性地运用陕北民间音乐，生动地反映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中
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对延安地区红色文化运动的开展及新歌剧产
生了重要影响。

（二）“哀乐”的创作者——安波

1936 年，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站稳
了脚跟。但就在这一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缔造者——刘志丹
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
东同志在悲痛之中，交给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一个重要任务，即迅速创
作一首葬礼音乐，用于即将举行的刘志丹同志追悼会上。于是当时

“鲁艺”骨干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五人组成的民间音乐研
究小组，对《绣荷包》《珍珠倒卷帘》之类的传统民间曲牌不断进行创
新、改变，很快就创作出管乐曲《公祭志丹同志》。所选用的陕北民间
音调，成为后来《哀乐》的主题，一直沿用至今。

（三）红色民歌的创作者——安波

解放前，安波同志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音乐
作品，鼓励军民积极参军，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代表作有《八
路军开荒歌》《七月里在边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为有了
共产党》《运动战歼灭战》《人民一定能战胜》《三绣金匾》《就义歌》

（与时蒙合作)等。《七月里在边区》在安波的民歌创作道路上，无论是
创作技巧，还是创作思想，都具有连接点的意义。被认为“这部作品
事实上是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之后，第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生
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民主生活的几个侧面。音乐语言非常亲切动
人，群众风格、民族风格十分鲜明。实际上是他在 1934 年秧歌运动
中创作的‘兄妹开荒’的一次有准备的总练习。在这部作品中，不仅
有了简单的生活情节，也对个别人物作了浮雕式生动的刻画，比‘黄
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组长——安波

解放后，安波同志继续从事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歌词、长诗和歌
剧、话剧的剧本创作等，显示出他创作领域的广阔和多方面的艺术才
能。20 世纪 50 年代，安波创作了大型歌剧《纪念碑》和《草原烽火》

（根据乌兰巴根长篇小说《草原烽火》而改编创作）。参加了评剧《小
女婿》、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的音乐改革和唱腔设计工作，并获得
很大的成功。1953 年，创作了大型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获得第
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创作奖，后该剧被拍成电影。1963 年，他又写
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长诗《雷锋颂》。

1964 年，安波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任导演团成
员和音乐组组长，大胆地将诗歌、朗诵、歌曲、舞蹈、歌舞等多种艺术
形式融为一体，描绘出了辉煌壮丽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画卷。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通过歌舞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反帝、反
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部史诗选择了各
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全剧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
的历史缩影。全剧包括 35 首歌曲、24 个舞蹈、5 个大合唱、7 个表演
唱、14 段朗诵词和 28 个场景。该演出作为红色文艺经典，在一代代
的传播中融进国人的精神血脉，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五）“民歌的守护神”——安波

人民音乐家安波是延安时期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重要成员，
曾对民间音乐作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是我国著名的“民歌守护

神”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到民间采集音乐，并填以新词，编成
《怎么办》《夜摸营》等歌曲，深受群众欢迎。后来，他又对陕北、内蒙
古、东北、安徽等地的民歌，说唱和戏曲音乐作过系统的搜集、整理和
研究，先后辑成《秦腔音乐》《东蒙民歌选》《越南民歌选》等专著，并
写了《关于陕北说书音乐》《谈蒙古民歌》等论文，为中国民族音乐学
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与林荫合作编译的《越南民歌选》和
所作题为“丰富优美的越南民歌”的序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
的音乐作品已辑成《安波歌曲选》和《安波音乐作品选》。此外，安波
还写了《星海同志永远在指导与鼓舞着我们》《劳动人民创造了优美
的艺术形式——民歌》等高水平学术论文。

安波与油印版《内蒙民歌》

1946 年，作为“胜利剧社”社长的安波同志带领十几位文艺工作
者，参加承德喀喇沁地区的减租减息斗争，此次活动使他结识了众多
蒙古族老乡，且广泛接触到蒙古族民歌。直至 1956 年出版《内蒙东
部区民歌选》，安波参与搜集、整理、出版蒙古族民歌共历时 10 年之
久，可谓是呕心沥血，硕果累累。其成果因处于不同的背景之下而相
继呈现出不同的版本，即《内蒙民歌》《蒙古民歌集》《东蒙民歌选》

《内蒙东部区民歌选》。
据《安波传》记载，安波对蒙古族民歌的喜爱并不是一时兴起心

血来潮。而是在他孩童时代，便从课本上了解了位于中国北部边疆，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大地。在延安时期，安波
就曾手抄吕骥与刘炽记录的蒙古民歌，被蒙古族民歌深深地打动。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安波亲耳聆听过向往已久的蒙古族民歌。

在冀察热辽地区，安波的卓识远见进一步体现出来，具体表现在
对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使过去仅靠口传留下来的传统民
歌，得以被科学的系统的记录并保存下来，成为后人无尽的宝贵文化
遗产。悠扬高亢的蒙古族民歌使他沉醉不已，蒙古族文化令他深深
向往。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他，内心深处升起一份强烈的责任感，
誓将这份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搜集并整理起来，进而充实我国
音乐文化的宝库。随即，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搜集了近 80 首蒙古民
歌。

在东北鲁艺办学期间，安波从蒙古族学员那里，再次听到了旋律
优美的蒙古族民歌。他惊奇的发现，歌唱是蒙古族人民不可缺少的
生活方式。他们不仅仅喜悦与忧伤的时候要歌唱，而且在一切重要
的节日或盛会都要唱。蒙古人歌唱的内容极其广泛，歌唱英雄，歌唱
美丽山河，歌唱爱情，也抒发苦痛生活的哀伤。安波研究了蒙古民歌
歌词的结构以及与汉语结构的根本差异，其中蕴藏着的艺术想象力
和运用“兴”与“比”手法的巧妙特点。也听到了嘹亮、悠长、亲切而
又沁人心脾的曲调及其特殊的构成因素、演唱方法等。优美的民歌

“嘎达梅林”及“诺恩吉雅”，曾经使他如痴如醉，萌生了“很想为蒙古
人民做点事情！哪怕是一点点”。于是，安波开始组织蒙古族民歌记
录、整理、译词和配歌工作。他指导青年教师许直和学员胡尔查，深
入鲁艺蒙古族学员、宣传队成员和内蒙古自治学院蒙古族学员以及
五十家子村牧民当中，搜集记录蒙古族民歌。学员胡尔查负责用新
蒙文填写歌词并翻译成汉文，许直记录、整理曲谱，安波负责审阅润
色。他自己也抽出一定的时间，到蒙古族学员集中的短训班，请蒙古
族学员给他唱民歌。内蒙古著名作家阿·敖德斯尔在一篇回忆录中
说：安波、海默等同志，“在那拉碧流（地名，为当时鲁迅艺术学院新
迁地）的日子，经常来到我们蒙古族学员中，听我们唱蒙古族民歌，有
时从早晨听到晚上，有时从黑夜听到天亮。他常常是一边记着曲子，
一边感叹：‘太好了，太妙了！’”在星期天或节假日，安波就约请学员
到他的驻地演唱并记录。初步选辑整理了 100 余首蒙古民歌，于
1949 年新年第一天，在那拉碧流村油印出版，歌集名为《内蒙民
歌》。这部《内蒙民歌》的显著特点是，采用了简谱、旧蒙文、汉字注
音和汉文翻译四种方式共同记录。曲调用简谱记谱，标明了速度与
节拍，歌词用旧蒙文标于其下。其乐谱无论长短，均记在同一页上，
不跨页，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蒙古民歌集》中也坚持了这一原则。

这本油印本共收录了 104 首民歌，其内容涉及了“革命、思亲思
乡、爱情、孤独、宗教”以及“其他”六个方面，其中“爱情”部分的民歌
数量最多，有 51 首；“孤独”主题部分最少，仅有 7 首。因该油印本并
没有正式发行，导致其发行量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却是蒙古族
民歌搜集整理的第一本成果，也是《蒙古民歌集》《东蒙民歌选》《内
蒙古东部区民歌选》的雏形。

安波与《蒙古民歌集》

1949 年 7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为期 17 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安波向内蒙古代表勇夫介绍蒙古族民
歌搜集整理的工作情况，并在勇夫支持下，内蒙古日报社于 1949 年
11 月正式出版了《蒙古民歌集》。这也是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蒙古族
民歌集。

该书是一本蒙汉双语的民歌集，书中的序、出版感言、情况说明
均以汉语、蒙语双双呈现。《蒙古民歌集》搜集民歌的地区虽然只限
卓、昭盟一带，但其内容覆盖面极广，完全可以通过歌曲内容了解蒙
古民歌的轮廓。该书的出版，对蒙汉两民族在文化交流上贡献很
大。安波在《蒙古民歌集》出版时感言，搜集整理蒙古族民歌，不仅可
以使广大人民从民歌中深刻领会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可
以使民族音乐相互交流汇合。

这本《蒙古民歌集》共收集了 149 首民歌，其内容涉及了“革命
类、生活类、爱情类、宗教类”以及“杂类”五个方面，其中“杂类”里还
包含 7 首说书曲调。

《蒙古民歌集》是以油印本《内蒙民歌》为基础，对内容与数量进
行扩充的全新版本民歌集。首先，总体数量上由油印本的 104 首歌
增添至 149 首，共增加了 45 首歌。“革命类”由油印版的 11 首缩减为
民歌集 9 首；油印版中“思亲思乡”与“孤独”被《蒙古民歌集》划分为

“生活类”中，且数量也由 13 首增加至 41 首，占总数量的近三分之一；
“爱情类”的民歌数量仍是最多的，由 51 首增加至 80 首，占总数量近
三分之二；“宗教类”的数量仍然是最少的，仅有 8 首；“杂类”有 11
首，7 首说书调。其次，在内容上《蒙古民歌集》划分更为细致，将“生
活类”划分为妇女生活、思亲怀乡、孤独生活、宴歌；“爱情类”根据内
容与演唱形式分为恋歌、相思、情歌联唱等。

书中对搜集来的歌曲依旧延续油印版中的记谱形式，以简谱记
谱，并标注节拍、速度；谱下配的歌词则采用新蒙文记录；在曲后仍附
有一段旧蒙文的歌词与汉文歌词的翻译。在记谱上，无论是歌词还
是旋律皆力求完美，尽可能地记录每首民歌的歌词与旋律。如“革命
类”的《抗日歌》在不同地区共记录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曲调，可见其
当时的流行程度。此外，书中还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内容包括民歌的

流传背景、时间、地点、故事、名称等详细说明。

安波与《东蒙民歌选》

1950 年 6 月，安波同志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建议下，以
《内蒙民歌》与《蒙古民歌集》为基础，并选取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民
歌，再次对搜集到的蒙古族民歌进行精细的筛选、整理，并将所搜集
的民歌全部以译文呈现，这不仅使蒙古族民歌在推广上不再局限于
文献资料，还使汉族同胞也可唱出蒙古族的民歌。最终，由安波与许
直费时近三个月时间完成《东蒙民歌选》的编辑，于 1952 年 1 月由新
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东蒙民歌选》共收集了 84 首民歌与 1 首《内蒙古解放歌》。在结
构上，之前的两本书是将词曲结合在一起，歌曲置前，蒙文与译文的
歌词置后。而该书改变了这种形式，将词、曲分为“歌词之部”与“歌
曲之部”。在“歌词之部”根据内容分为八个主题，且每个主题的名称
皆以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名字命名；“歌曲之部”是对应“歌词之部”民
歌，共计 84 首。

首先，从内容上看，《东蒙民歌选》虽是根据唱词内容上划分为八
个主题，但实际是来源于三个方面：“英雄陶克套胡”为“革命类”；

“我们的家乡、清凉酒、青菜花、孤独的小骆驼羔”为“生活类”；“崩博
莱、薛梨散丹”为“爱情类”；而“鹿”在《蒙古民歌集》中则划分在“杂
类”。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东蒙民歌选》实际是将《蒙古民歌集》中
的民歌划分更细致。

其次，《东蒙民歌选》的民歌数量是三本书中数量最少的，仅有 84
首。这是因蒙文与汉文分属两个不同语系，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
证文学的艺术性，也要兼顾文学与音乐的和谐性，因此删减了部分搜
集到的民歌，以做到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其中“革命类”7 首，“生
活类”35 首，“爱情类”33 首，“杂类”7 首。通过各个主题的数量分布
发现，“生活类”的民歌居多，其次为“爱情类”，而“宗教类”的民歌却
不见踪影。由此可见，对于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与无边无际的沙
漠中的牧民们，歌唱自己的生活，咏颂对山河与自然的热爱，歌颂纯
朴又炽热的情感才是他们生命的真谛。最后，该书突出重点在于，改
变了从前以蒙汉双语记录的形式，完全是以汉文进行编辑，书中歌曲
的唱词也是将歌词汉译后进行配歌。这无论是对蒙古族民歌还是对
于安波本人都是巨大的突破。歌曲中的标记较从前更加细致，除了
节拍、速度的标识，对歌曲的调高也有标注。此外，每首歌曲的译词、
配歌都有详细的说明。

另外，每首歌曲来源地的注明，主要是根据民歌提供者的说明，
或者以他们的家乡作为来源地。

在 1956 年 9 月第三次印刷时，将《东蒙民歌选》更名为《内蒙东部
区民歌选》，“东部区”的增加使书中民歌区域的划分更加准确与明
细，这也与后期出版的《内蒙古西部区民间歌曲选》相对应。除书名
的更改外，书中删除了《东蒙民歌选》中“附”《内蒙古解放歌》，并在

“我们的家乡”主题中增加昭乌达盟地区的《哄小羊歌》。无论如何，
安波对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直至出版，不仅为传统音乐提供了新
鲜且宝贵的血液，还对蒙古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其成果从油印版到后来的两次正式出版与一次再版，均体现了
他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蒙古民歌集》与《东蒙民歌选》

无论是编者，还是收录的民歌，《蒙古民歌集》与《东蒙民歌选》两
部民歌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不同的是《蒙古民歌集》采用
的是蒙文配歌，却恰恰用了斯拉夫蒙文配简谱的形式，传统蒙文唱词
和汉译文附后。而《东蒙民歌选》的意图显然是把重点放在汉译和配
歌之上。而且在新出版的《东蒙民歌选》中，已进一步规范了记谱。
可见，《蒙古民歌集》中简谱配新蒙文，记有来源地，记录节拍和速
度。同一首歌在《东蒙民歌选》中有汉语译配唱词，并记有译词者、配
歌者以及调高等。不仅将音高移低至适当的范围，而且记谱已有了
明显的规范，对一些风格化细节的记谱更加完善。

《东蒙民歌选》不但在歌曲选编和配歌上不断创新，在针对收录
民歌的背景介绍上也尽可能做到完善。另外，《东蒙民歌选》对《蒙古
民歌集》中选入的歌曲，进行了适度的修改和润色。以歌名的翻译为
例，“选择朋友”改为“择友”，“四个清澈的水泉”改为“四泉”，这样更
接近蒙语歌名本身的含义。

总之，《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并不是后者翻译前者的简
单关系，而是具有不同目标、不同取向、不同侧重的两部独立歌集。
今天看来，两部民歌集都有各自的特点：前者注重母语，更具原生态，
却又强调交流与推广。后者注重交流和推广，强调应用性、艺术性，
却不乏严谨。这种差别恰好形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整体效果，合
而成为蒙古族音乐现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透过《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那发黄残缺的纸页，我们也
可以看到为这两部民歌集奉献歌声的鲁艺宣传队的队员以及内蒙古
自治学院年轻的学员们那朝气蓬勃的英姿。他们与民歌集的三位编
者一道，共同成就了可资后人欣赏的两部民歌集。他们记录的不仅
仅是当时流传的民歌，更是当时的“历史”，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百十
首民歌，而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用心、用情、用智慧创造出来的文化
和财富。

一晃之间六十余年过去了，人民音乐家安波已离开我们半个多
世纪了。回眸蒙古族音乐所走过来的的历程，我们看到《蒙古民歌
集》和《东蒙民歌选》仍然活在我们当中。其中像“嘎达梅林”“诺恩
吉雅”等许多民歌，正如安波先生当时所希望的那样，飞进了全国
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家喻户晓的蒙古族民歌之经典。我们为安
波、许直、胡尔查等人当时的远见卓识而惊叹，为他们的执着和激
情而感动! 是他们以一个人民音乐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历史责任
感，及时地把在流传过程中容易流失的民族音乐加以整理和结集，
从而使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民族艺术珍珠得以成为一种精美的艺术
项链，完整地、永久地存现于我国民族艺术的辉煌殿堂，实现了客
观意义上的“保护”。

人民音乐家安波与蒙古族民歌的搜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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